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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教育与未来教育
——访美国堪萨斯大学教育技术专家赵勇教授

高 思1，赵云建2

(1.北京师范大学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北京  100875；2.中央电化教育馆，北京  100031)

编者按：赵勇教授是美国堪萨斯大学教育学院的基金会杰出教授(Foundat io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曾任美国俄勒冈大学教育学院全球和在线教育研究所的主席和

主任，同时也是教育测量、政策和领导系的教授。2010年12月前，赵勇教授是密歇根州

立大学教育学院的大学杰出教授，同时担任教学和技术中心创始主任。他的研究侧重

于全球化和技术对教育的影响。赵勇教授已发表过100多篇学术文章，30多本专著，如

Counting What Counts: Reframing Education Outcomes(2016)，Never Send a Human to Do a Machine’s 
Job: Correcting Top 5 Ed Tech Mistakes(2015)，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Dragon: Why China has 

the Best (and Worst)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World(2014)，World Class Learners: Educating Cre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Students(2012)等。因其在教育领域的突出贡献，连续四年被评选为美国最有

公众影响力的前10名教育学者之一。 

在访谈中，赵勇教授回顾了几十年间教育思想的转变历程，着重介绍创新创业教育

的新范式，对比创业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差别，并根据真实案例分析创新创业教育的三个维度。同时，也针对当下

人工智能等热点话题展开对未来教育的探讨。

关键词：教育改革；创业教育；技术与变革；人工智能与教育；未来教育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访谈者：您好，赵勇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
高精尖中心的访谈。1996年您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教育学院博士毕业，到2016年已经整整二十年过去
了，这二十年间，您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
著，研究领域也十分广泛，从技术辅助语言教学、
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教师培训，到全球化教
育、教育政策与改革等，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侧重
点。今年1月份您在北京师范大学所做的讲座是有
关教育范式的转变，更多的从哲学层面上思考教育
与技术的关系，请问这些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赵勇：背后的原因既有偶然也有必然。早期
的时候，我关注的是技术在某一领域的应用，如怎
样运用技术帮助学生学习语言。慢慢地，我开始关
注技术有没有产生效果，如果没有效果，那么就研
究为什么没有效果，为什么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
这就牵扯到教师培训的问题。1996-1997年间，我
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参与了有关教育技术政策的
制定，要求教师必须要具备教育技术的素养。美国
很多州几乎在同一时期也制定了类似的教师标准，
这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影响，直到现在政府还在

投资很多钱对教师进行培训，教师资格标准也要求
教师具备教育技术能力。但其实我发现这并没有带
来很大的效果，教师使用技术的状况并没有特别大
改变，而且随着技术的演变，后来我更多看到的是
技术对于教育本身的冲击，并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
求，而研究教育技术的人很少考虑这一点。回头看
所走的每一步，到一定时候你要意识到某些东西可
能没有效果，某些东西可能即使改变了也没有用。
所以后来我更多地关注技术对世界的改变、对教育
提出的新要求，并开始研究创新创业的问题。技术
给教育带来的最大改变不在于提高现有教育方法的
效果，而在于对教育提出新的挑战。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一个
以物联网、智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标志的智能
机器时代。机器取代了很多职业，人类社会进入变
革时期，教育也应进行新的“革命”。传统的教育
实际上是把人作为智能机器组装，压抑了学生的个
性；在智能机器时代，泛在学习创造了智能化的学
习环境，学生可以从任何地方获取资源，在多样的
空间、以多样的方式进行学习。未来我们应思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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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利用技术转变教育，帮助每个孩子发现自己的天
赋，并把激情和天赋转变为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和
事业。

访谈者：结合您自己的经历，这二十年来，中
国研究者在教育技术这个领域的关注点有何变化呢？
您对未来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有没有什么建议？

赵勇：我从事教育技术这么多年，发现一个
问题：人们都在不断追求新的技术，但是并没有
追求新的教育。教育技术领域在名词上的关注太
多，比如2005年左右很多关注点在AECT对于教
育技术的定义，再比如2015年，大家突然都对
MOOC感兴趣了，这两年又是移动学习、“互联
网+”，这都是名词上的追求，并没有涉及到教育
的本质。美国教育技术界在早期也是这个问题，
一开始人们关注编程，然后关注Hyper  Studio、
Smart Boards等等，只要有新技术出现，我们就开
始追寻新技术，但实际上背后并没有真正理论上
的突破和教育模式的突破，仍然是一个老师，加
一个新的技术，加一个新的名词，对于课堂组织
和教学方法并没有提出新的挑战。

国内教育技术界很像美国早期的教育技术界，
太过于注重技术、开发产品，以为开发了产品就会
对教育产生改变。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在美国
的大学的确协助开发了很多产品，但是现在不需要
了，因为技术的开发慢慢转为企业的事情，像苹
果、微软这些大公司，还有很多新兴的Startup创业
公司。我们在大学从事教育技术研究的人，应该更
多地指明方向，提供理论支撑，引导他们怎么开
发，帮助提高新产品、新服务的价值。

访谈者：您在自己的书World Class Learners[1]中提
到，21世纪的教育需要产生重大的教育范式的转变，
并预测了未来的人才培养需求，提出了创业教育的重
要性，可否简单阐释一下创业教育的核心内容？您觉
得创业教育与传统教育的最大区别在于哪里？

赵勇：创业教育的提出是相对于就业教育的。
从工业革命以来，教育一直都是就业教育，培养
学生为已有的工作做准备。美国在1892年制定了标
准化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模式，至今已经使用了125
年，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平均的人去做工厂流水线
上低技能的工作。在这个范式下，我们首先考虑
的是工作需要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知识，然后
培养学生具备完成工作的能力。现在由于技术的发
展，很多传统的产业在消失，传统的工作也在消
失，文凭再也不是工作的保证，越来越多的人无业
可就，而未来会出现的新工作是难以预测的，因此
我们需要培养创业型人才。

传统创业概念的核心是创建新企业并从中获
取利润，而当代创业概念的内涵已远远超出这一范
畴。2011年世界经济论坛将创业定义“创业是将想
法付诸行动的能力，因而是首要核心能力，使年
轻人无论做什么都更有创造力和自信心。”(World 
Economic Forum，2011，p5)

创业人才和就业人才有几大差别：
1.创业人才会主动发现有价值的问题，用创新

的方式去解决，自己创造工作；而就业人才是接收
并解决现有的问题，按照别人已经设定好的解决方
式，服从命令；

2.创业人才能够知道寻找机会，而且懂得怎么
将现有的问题转变为机遇，发挥自己的才能；但就
业人才想的不是创造机会，而是利用别人给的现有
的机会；

3.创业人才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懂得扬长避短，
他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讲究独特性，讲究与众
不同；而就业人才的特点是每个人都一样，像是招
聘工人，要求每个人都具备同样的技能。

因此，就业教育是同质化，从课标开始，要求
每个学生必须具备特定的素养；而创业教育是差异
化，从个体开始，以个体的优势和兴趣为导向。这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培养方式。

访谈者：近几年，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号召下，中国的很多学校都开设了创业课程，推
广创业创新教育。这与您所提的创新创业教育有何
不同？您又是怎么看待未来的教育？

赵勇：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需要培养学
生的创业能力，就在课程里面加个创业课、开个创
业学院、搞个创业夏令营。你没有创造力，我就来
教你创造力，这是传统的概念。在我看来，创新创
业教育并不是在现有教育的基础上或者按照现有教
育的套路加上新的课程和活动，而是教育的彻底转
型。是范式的转变。也就是说所有教育都是创新创
业教育，创新创业贯穿教育的每一个环节，这要求
我们重新定义课程、教法、教育教学目标和评估，
打破流水线式的教育模式。

当教育的目标发生转变，未来的课堂组织、学
校组织也会有所变化。可能课标所描述的核心素养
不再那么重要，教师在教学中也不再以灌输知识为
主。以前我们按照年龄组织班级，让同龄的孩子在
一起学习，今后可能就不这样，未来的学校都是一
个人的学校。

创新创业教育有三个维度，包括所有教育都
必须关注的三个问题：一个是What，学什么，
教什么；一个是How，怎么学，怎么教；最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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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在哪儿学，在哪儿教。在现在的传统教育
里面，我们的What是指限定的课程，教什么、学什
么是由政府或者权威机构规定的，是按照目前的政
治经济、社会形态的需求，描述学生需要具备什么
知识、什么能力；How讲的是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
把这些知识传递出去，尤其讲究教，而且是预备性
的教，预备性的学，今天的学是为了明天的用，明
天的学是为了后天的用。Where则是有特定的学习
场所，如课堂、学校。

目前来看，未来的教育在这三方面会有很大的
改变。首先是What，应该以学生为驱动，根据每
一个人的特点，帮助学生实现自身的价值和能力。
学习内容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根据学生的兴趣和
能力自主选择的，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第二
个How，未来将不再是预备性的教和学，而是学生
主动地学习，有了问题就去学习，是及时性的，英
语叫Just  in Time或Just  in Case；学校应汇聚各方资
源，提供扬长教育。最后的Where，因为现在全球
化已普及，学生学习的知识、学习的地点不一定再
局限于课本，全球都可以成为你的老师，全球都可
以成为你的课堂。

访谈者：国外已经陆续出现了对于新型未来教
育模式的探索与应用，如英国夏山学校、美国圣地
亚哥高科技高中(High Tech High)等。您有没有了解
或参与过中国对于新型教育模式的探索呢？有没有
案例可以分享？ 

赵勇：国外对于新型的教育形式在不同时
期做过很多实验，比如进步主义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心理教育、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蒙氏教育(Montessori Education)等。英
国夏山学校秉承的教育理念是自由，以学生为主
体，将学习的责任还给学生，让学生遵从自己制定
的规则，按照自己的意愿学习和发展。学校摒弃传
统将学生置于统一“生产线”上的教育模式，提供
多样性的教育环境，实现学习体验的个性化。美国
高科技高中则改变了传统教育模式中呆板的课堂设
计、僵化的学科分类、孤立的教学环境和单一的以
教师为中心的评价模式。学校追求的教育使命不仅
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领导力，还致力于鼓励
学生面向社会，创作出真实有用的产品，让学生成
为当代社会需要的学识渊博、具有创新精神、思维
敏捷的专业人士。

国内也有一小部分对新型教育形式的探索，
出现了如华尔道夫学校(Waldorf School)和蒙特梭利
学校(Montessori School)，不过仍是小众，像我说的
这种全方位的改变其实不多，但基本都在争取向这

个方向靠近。我参与最多的是北京市朝阳区在2013
年成立的北京中学。首先学校的办学更多地服务于
学生的兴趣和优势，学生在课程选择上有更多决定
权，增加了学习的自主性和选择性，这是What的
改变；其次，“以作品为导向的学习法”(Product-
oriented Learning)打破了班级的界限，学生可以参
与项目，创作真实可用的作品，这是How的改变；
第三，“阅历课程”的设置把课堂外延到全国乃至
全世界，鼓励学生在行走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
这是在Where的突破。

访谈者：您在2014年的访谈中提到“世界各国
都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在用信息技术改变教学模
式，而没有触动教育模式”。那么需要什么样的支
持条件与因素才能够促进新型教育范式的转变？

赵勇：首先，我认为需要对教育本身进行革
命性的思考，重新定义教育目标。打个比方，如果
把教育比作经营农场，技术的应用就像使用拖拉
机，只有改变整个农场的经营模式才能发挥机械的
作用；如果还是小农经济，一家一亩地，那技术就
算再好也起不了太大作用。教育的目标如果仅仅是
掌握知识、应付考试，那技术并不能发挥最大的效
用。我们需要更多敢于创新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去
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跳出传统意义上对教育的定
义，思考为什么一个班级就要一个老师教授三四十
个学生？为什么不能让学生自主学习然后去找老师
做咨询顾问？为什么课标要规定每个年级学习的课
程？如何利用技术把学生的课堂搬到全世界？等等
这一类思考。

第二，每一个教育体系里面，政策上都应该
支持培育一批新型的学校。就像经济特区一样，我
们也应该有教育特区，引进不同的办学方式进行实
验，促使适应本土化的新型教育模式产生，然后推
广。中国政府其实在教育改革上非常积极，20世纪
90年代就提出课程改革，现在又是考试改革，呼吁
学生的全面发展、不以分数论英雄、开展创新创业
教育等，无论是学者倡导的还是媒体呼吁的观点都
很先进，可是改革总是实施不彻底，我们始终在一
个困境中走不出来，因为最大的阻力来自中国的社
会和文化。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称之为“囚徒困境
(Prisoners Dilemma)”。学校、家长、每个人都知道
现有的体系有问题，但是没一个人愿意改，因为第
一个改的人可能会吃亏。教育的改革效果在短期内
是看不出来的，第一批尝试的人必然要承担一定的
风险，但大多数的学校和家长不愿意承担这样的风
险。中国的传统思想是望子成龙，但家长觉得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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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龙的方式，没有想过可以成不同的龙。我觉
得改革需要社会上有一批勇士，敢于做带头人。
总得有人开始往前走，开辟一条新的路，虽然这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国外有乔布斯，国内有马
云，很多人崇拜他们的成功和独立，但其实社会
上有很多人比他们机会多得多、潜力大得多、社
会关系多得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成为了他们，
因为大部分人没有胆量去跳出现有的体制。要靠
一个现有的体制去改变成另一个体制基本上是不
可能的事情。比如说淘宝，它开始的时候并不是
说服现有的实体商说你把店关了在网上卖，而是
直接发展起来，当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电商后，旧
的商业模式就会慢慢消亡。教育也一样，首先需
要社会上一群人开始改变，进行试点，慢慢推广
开后旧的体制就会自己消亡。

访谈者：您的分析很深刻。不过其实每一种教
育模式都不会是完美的，有其优越性就必有其局限
性。您倡导的创新创业教育这种新型教育模式有没
有什么局限性？另外，从应用推广的角度来看，中
国有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每个学校的学生数量也远
远大于国外的学校，推行这种极其个性化的创新创
业教育会不会有一些不适应？ 

赵勇：肯定是有的。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范
式的转变，不是一个可以套用复制的模式。是对教
育的重新认识，对教育目标、内容、方法、过程都
要重新思考。思想上的转变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这
个范式下，我们不需要所谓的核心素养课程，不必
让人人都学一样的，这就会引起很大的不适应，甚
至反对。 其次，这个范式还需要更多的实践，细
节化、具体化，更多的研究。第三，并不是所有的
学校都能够适应这样的模式。而且我也不赞成所有
学校都千篇一律，用同一个模式应对所有的学生。
最后，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需要创业型人才，我所提
的概念里可能会忽略掉一部分。未来的教育应该是
多种教育模式并存的，使用基本概念进行不同方式
的组合。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更有必要推广创新创业教
育。首先，中国的社会正在进行飞速的转型，用不
了多久可能2/3的传统工作就会消失，我们将需要
更多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其次，中国的一个班级
平均有50个学生，但却只有一个教师教，这样的效
率很低。现在的教育技术发展这么先进，学生完全
可以自己学。与其投入高成本增加教师的数量，不
如转型教育模式，提高学生的自我组织能力，让学
生利用技术进行自组织的学习，这样的效果可能会
更好。

访谈者：对于学校或者教育管理者，创新创业
教育应该如何去评估其有效性？

赵勇：除了知识的储备外，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观察方式。第一是学生的学习动机和自我管理，即
学生愿不愿意主动学习。只有激发内在的动力才是
最好的管理，让学生自己觉得在做有意义的事情，
愿意通过自我管理，克服一切困难去实现它。作为
学校和教师，应在后面提供支持，创造一个相应健
康的环境，协助学生投入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
想着要怎么管学生。

第二，通过以作品为导向的教学，教师可以观
察学生在做项目的过程中自信心、问题解决能力、
决策力、创造力等方面的进步。现有的教育用测验
成绩评判孩子的成就，毕业的时候看到各个学科的
成绩，可这些分数如何告诉我们学生能做什么呢？
如果你看到的是学生写的书、拍的电影、设计的产
品、提供的服务等真实的作品，是不是比成绩更能
衡量学生的能力。

访谈者：近几年，人工智能已经慢慢渗透到了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很多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
变革。您觉得人工智能会对教育模式带来什么样的
影响？ 

赵勇：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的技术，会对教育
带来一定积极的影响。比如我刚提到的创新创业教
育，当学生需要知识和能力的时候，可以通过人工
智能或者其他网络学习资源快速找到。不过现在的
一个问题是虽然互联网时代知识无所不在，但学生
缺乏创新创业意识，缺乏内在的动力去利用现有的
资源解决问题，这就是新的教育模式需要改变的。

人工智能对教育最大的冲击就是它会取代人的
很多工作。比如说外语学习，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
需要用外语与别人交流，现在人工智能在很多日常
的翻译上绝对比学了三五年英语的人强，如果需要
高层次的沟通，雇一个专业翻译就能解决问题，那
为什么还要每个人都学习英语呢？这就要求对英语
本身重新定义，我们学语言的目的可能更多的是学
一种文化、一种素养，学习语言学家的这种论理。

另外，现在很多人利用人工智能分析大数据，
通过对学生学习过程数据的采集，给学生、教师和
学校管理者提供一些决策帮助。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是需要注意的：

第一，我希望决策者不要过分相信由技术来对
人进行精准的控制，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人毕竟不
是信息处理器，人具有复杂的情感，而情感又有很
多偶然性，所以大数据不能做到绝对的精准。

第二，大数据可以描述群体的平均数，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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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具体的个体，每一个个体都不可能处于平均状
态。对于保险行业，决策者可以根据大数据预测抽
烟者的平均寿命，进而对保费进行调整；但是在教
育行业做这样的预测就要十分小心，因为每个孩子
都是独一无二的。

第三，决策者一定要认识到教育关注的不仅
仅是所谓的能力和知识的增长，更多的是人的性
情、情感、道德的全方面发展。中国的传统教育把
道德、情感的培养也认为是一种能力和知识的灌
输，比如在思想政治课上讲授知识，但缺少情感的
呼唤。我们应该更多关注孩子的个体价值，培养他
们对自我价值的认识，鼓励孩子更多地参与社会活
动，全方面对孩子进行评价。我也希望人工智能的
应用能够对学生在心理上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辅导。

访谈者：您之前在《传统与创新：教育与技术
关系漫谈》[2]一书中提过，每当引进一些新技术，
我们就需要重新定义技术与人的关系，教师职能、
学校组织结构都可能会发生改变。那么我们应如何
看待人工智能与教师的关系？

赵勇：对，这需要我们重新定义学校和教师的
位置。举个例子，以前有人说电视机的出现会取代
收音机，然而收音机并没有被取代，只是地位被重
新定义了；现在我们又有了手机，可以在手机上看
电视，但是电视和电影院都没有被取代，只是功能
改变了。所以新技术的出现肯定会对前面的技术功
能上产生重新的定义。

关于人工智能与教师的关系，我认为机器干机
器的事，人干人的事，我们要慢慢接受人类教师和
智能教师在功能上的区分。机器的优势是能够储存
大量的信息，能够快速、不知疲劳、没有情绪地传
递信息。它会在很多知识的传授和一般的能力培养
上面取代教师，比如我们已经在使用智能飞行模拟
器培养飞行员。但是如我前面所提到的，人工智能
针对的是平均，人工智能可以给出群体下的解决方
案，但还需要人来帮助它个体化，因为个体有很多
突变的可能。

相比于机器，人有情感，人能够在不需要大
批的数据之下使用直觉，而机器不会有直觉。教育
永远是育人的事情，未来教师的职责应该从教书彻
底转为育人。育人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一个人健康的
成长，而且是帮助每一个学生成长，而教书是教同
一本书给所有的人；育人更多的是支持学生变得更
好，教师就像心理咨询师一样，把自己放在最下面
的位置，而教书更多是一种被动的传授，不管你怎
样，我都要把这些知识教给你。

在智能机器时代，教师教育会有很大的改

变。第一，教师素质的多元化。我们现在选拔教
师，主要是依据教师的分数来挑选。未来教师选
拔的标准应该多元化，注重教师差异性而不是同
质性的价值。第二，要培养教师学会利用不同的
资源，不仅仅是人工智能，教师要善于利用全球
化的资源构建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让每一个孩
子可以从中成长。

访谈者：能谈谈您未来几年的关注点会在哪
里吗？

赵勇：我未来会关注如何让每一个学生成为自
己的最好。现在的教育公平讲的是政府提供教育机
会，是机会上的公平。我更希望关注教育内涵上的
公平，所谓的内涵就是教育过程的公平。传统社会
通过教育来决定未来资源的分配，我们称“学而优
则仕”，只有一个独木桥通向天堂，这本身就塑造
了不公平。创新创业教育让每个学生具备自我创业
的能力，可以自己定义自己成功的机会，这才是真
正的公平。真正的公平实际上是未来的公平，并且
需要整个社会形成多元的评判标准。

另外，我还关注怎么样让个体价值的实现成
为一个目标。一个社会，虽然每个人都很自私，
关注自我的幸福，但真正的幸福感是来自于为别
人创造价值。现在很多人不幸福，不在于不拥有
什么东西，而在于他没有价值，他对生活没有目
标，而真正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是在于发挥自己
独特的潜力和能力来帮助别人解决问题。一个人
的价值绝对不在于自己拥有多少，而是在于帮助
别人多少。这也是教育，当一个人明白这一点，
他就会避免短视，会懂得满足自私幸福感的前提
是需要长期地帮助别人。

访谈者：好的，感谢您！访谈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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